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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土地是养老的保障，家庭养老是老年人主要选择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是父代与

子代之间义务与责任的转移，是具有延时性的资源交换，土地流转保留了农民的承包权，将土地的经营

权或使用权转移出去，以此来获取非农收入。对土地流转和农村家庭养老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土地流

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的非农收入，但也会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至其他城市，从而使代际居

住距离扩大。提出通过做好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和办法、强化土

地流转后的利用监督机制、加快构建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举措来进一步缓解当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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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land is the guarantee for old-age care, and family old-age care is the 
main way of old-age care for the elderly. Family old-age care is the transfer of obligations an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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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ch is a delayed resource exchange. Land 
transfer retains farmers’ contract right and transfers the right of management or use of land, so as 
to obtai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family 
pension shows that land transfer can increase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the family to a cer-
tain extent, but it will also lead to the flow of rural young and middle-aged labor to other cities, 
thus widen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distance. To further allevi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nearby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for rural la-
bor,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land transfer,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me-
chanism of land use after land transfer,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
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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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农村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是 17.72%，比城市高 6.61%。农村大部分青壮年

都会选择非农就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至城市，老年人留守在农村，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而我

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由 1990 年的 36.8 岁到 2000 年的 40 岁，再到 2010 年的 45 岁。由此可见，我

国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都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1]。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农村的家庭养老受到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冲击，加之农村

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受孝道文化影响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大多更倾向

于选择家庭养老的养老方式。2008 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

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2]，从此开启了“土地市

场化流转”之路。截至 2017 年底，全部或部分流转出土地面积达到了 5.12 亿亩，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

的 37% [3]。土地在经济方面保障了老人的基本生活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维护老人的家庭地位，种地

还能作为一种休闲、锻炼方式。农民将土地视作保障以及老年人将土地作为自己的养老保障的理念也会

受到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一直以家庭养老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负责照顾老人的主要是老人子女、相关的亲属以

及老人自身[4]。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来获取

收入来源，大多处在外地，老人更多的负责照料孙辈[5]，留守在农村。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本生活保障，

土地保障自古以来都有着极深的人文底蕴，在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或不能够很好满足农民的基本需要的

情况下，土地发挥着维护社会公平、保证生产效率的作用，是农民的一种保障，也是社会化生活保障的

替代物[6]。 
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一同构成了农村老年人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

转移至第二、三产业，其收入来源已不再是农业收入，其工资性收入占绝大部分，并且土地作为就业和

生活的双重保障的功能逐渐弱化，使得农村的社会形态主要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土地保障

的主要内涵也随之变成了一种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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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解析 

(一) 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产生的基础是家庭的出现，并以家庭为单位，老年人的养老资源由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所

提供，也是父代与子代之间义务和责任的转移[7]。不论是在我国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今农村都是重要的养

老方式[8]，家庭养老的主要功能体现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个方面，也有学者将居住安排

纳入其中[9]，家庭养老的形式由“养儿防老”转变为“儿女养老”，女性也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成员，

作为儿子养老缺位时的一种选择[10]，传统家庭养老、集体化养老、新型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是我国农

村养老保障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其中基于家庭和血缘的家庭养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 
(二)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户保留原承包权的基础之上，通过转让、租赁、交换等方式，流转的对象包括多

种土地类型，有农用耕地、林地、草地等[12]。将自己重要的一项权益即土地的经营权或使用权转让给其

他农户或经营主体，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土地的规模

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从而将土地的利用效率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13]。土地经营权或使用权

的转移是遵循土地流入和流出双方的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保证土地所有权归流出方持有、不改变土地

的用途等原则进行的[14]，受到国家相关法律的监督，有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保驾护航。明晰产权关

系、合理的交易价格以及稳定且有保障的中介组织是土地流转的重要内容，土地流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

化解决土地碎片化带来的成本增加，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15]。 

3. 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 

(一) 生活照料功能弱化 
在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加快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向非农地区转移，而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使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照料的需求无法满足或满足程度不高，有越来越多的“孤老家庭”和“空巢老人”

[16]。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会导致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分居”，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物

理距离增加，子代对父代生活照料的基础也随之动摇，进而弱化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影响了养老资源

的获得。 
养老模式的转变使得老人由被照顾者转变为照顾者的角色，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哺育后代，

包括子代和孙代。我国家庭养老已经从“反哺模式”转变为“互助模式”，老人一方面作为被赡养者，

一方面仍要对成年子女进行抚养[17]。在农村中，传统的“反馈模式”正在逐步消解，父代对子代的物质

投入逐渐增多甚至达到过度投入的程度，这种现象在北方的农村表现的更为突出，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无

限的延长，但是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很有限。子女对于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缺乏生活照料，尤其是对高龄

及失能老人的照料[18]。 
(二) 经济供养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 
1994 年到 2004 年，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水平从 64.23%下降至 48.92%，到 2010 年，下降

到 47.7%，农村高龄的老年人病残数量经历了由压缩到扩张的过程，使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经济供养，以

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及医疗支出，因而，农村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 
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子女会选择在就业城市或户籍所在地的城市定居，导致了

子代与父代之间的生活距离拉长，而子女迁移所带来的对父代的经济支持很有限，并不能用汇款等代际

回馈完全补偿，而子女外出务工的家庭经济选择行为对自身更有利，留守在家的农村老年人所能获得的

补偿是很有限的，从而使得农村老年人在晚年基本生活支出方面面临着困境[20]。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主要来源于家庭，而农村家庭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逐渐以空心化为主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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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农村家庭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无法及时的到家庭成员的养老支持。由于农村老年人的

年龄及身体原因，农业生产能力逐渐降低，收入水平总体不高，还具有不稳定性[21]。 
(三) 情感支持不足 
家庭对个体提供了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家庭不仅培育了难以割舍的亲情，也形成了最基本的风险

分担网络[22]。在社会交换理论背景下，中国的家庭是一种“反馈模式”，也就是父代养育子代，子代在

有能力的基础之上反馈父代，是一种平衡稳定的机制。从血亲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家庭养老是建立在血

缘亲情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子女会有报恩的意识，再通过父代的言传身教、传统孝文化的引导

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之下，养老是子女的责任，子女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种观念并且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23]。 
家庭养老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具有代际支持和代际互动的特点，是基于亲情出发的养老。子

女对父母的身体状况、性格情绪以及深层次的情感更为了解，能够提供独具特色的情感慰藉和照护[24]。
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代际转变，使得从“挣钱回家”到“进城买房”

的现象更为普遍[25]，而且家庭养老的地理不可及性增强[26]，使得农村老年人得到的情感支持较少。 

4.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关联分析 

(一) 土地流转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会促使劳动力分流 
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转入土地以扩大土地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土地流转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传统农业和土地细碎化所导致的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和低水平，从而可以起到缓解农村土地错

配，达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进而可以提升土地的农业产出水平[27]。土地流转还能促进有关土地

的要素流动和联动，土地适度的集中，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渐被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

所替代，持续推动农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动能的转换[28]，进而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差异，各省份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也不尽相同，

各有特点。而在农户经历土地流转，使得土地规模化经营之后，规模经济的刺激会使农户增加对土地的

投入，也可以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29]。在这种刺激之下，一部分劳动力选择流入土地，作为土地承包方

进行现代化农业，另一部分人选择流出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造成了劳动力流向不同。 
(二) 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 
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并且土地流转能够将分散化、细碎化的

土地整合起来集中进行耕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土地规模化经营也能够促进土地

流转，这两者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30]。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之下，老年人由于身体和年

龄的因素会通过转出土地来解放自己，而不同年龄段的农户也会由土地流转的行为，进而促进土地流转

的市场化发展，同时也为能够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农户创造了条件[31]。中国现代农业是朝着土地规模

化的方向发展的，而实现规模化有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城市

转移[32]、土地流转、机械化农具的使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土地规模化的经营[33]。农村土地的生产剩余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一部分用于饱

腹，一部分用于售卖取得收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土地的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

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而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的促进土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34]。对于流入土地的承包

主来说，规模化经营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对于流出土地的劳动力而言，能够提高从事二、三产业所获

得的收入，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水平。 
(三) 土地流转有效缓解农村人地矛盾和耕地撂荒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家庭收入 
土地流转最重要的是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缓解人地矛盾[12]，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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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制度是我国推动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够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减少贫困[35]，也

可以缓解农用耕地的撂荒行为，对农业集约化生产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

提，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36]。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农民可以将闲置的土地通过土地流转转给务农农民

或其他愿意转入土地的农户，有效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减少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其非农收入也有所增加，

见表 1。 
 

Table 1. Factor characteristics and household income of sample farmers in 2019 
表 1. 2019 年样本农户要素特征及家庭收入状况 

 全体农户 土地转出户 未流转农户 土地转入户 

户数 2166 386 1147 633 

占全体农户的比例(%) 100 17.82 52.95 29.22 

劳动力人数 2.77 2.77 2.75 2.81 

劳动力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68.01 66.75 67.06 70.50 

劳动力转移农户占比(%) 79.64 83.94 80.82 74.88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7.76 8.03 7.73 7.67 

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43.82 44.10 43.83 43.65 

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亩) 3.05 2.89 2.75 3.69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亩) 6.40 1.62 2.95 15.57 

纯收入(元) 73383.13 72060.61 70288.50 79797.08 

人均纯收入(元) 17765.09 16854.37 16831.21 20012.63 

人均农业经营净收入(元) 6320.11 2698.50 5222.50 10517.43 

人均非农收入(元) 11444.98 14155.87 11608.71 9495.20 

数据来源：杜鑫，张贵友。土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 2020 年 10 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中国农村经济，2022(05)：107-126。 

 
首先，农民根据比较利益选择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一方

面会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推动城镇化的建设，能够为农村养老保障及养老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

物质方面的支持。其次是在土地流转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之后流入农户

及政府向流出农户所提供的补偿机制不完善、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正是这些问题使得相关的法

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更新以及建立，从这方面看，农户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同

时也为农村养老保障及相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16]。 

5.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完善 

(一) 做好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土地流转制度下，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会外流，一部分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但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家庭内部出现明显分工。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的背

景之下，由于代际分工会将经营土地的责任转移至留守在农村的老人身上，所以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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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出[37]。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一种资源，还是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所以农民在面临土地流

转的情况时，经济理性被生存理性所替代，会拒绝土地流转行为。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老年人所得到的代际照料会减弱，所以不仅要转变这种观念，还要做好土地

流转之后的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工作，一方面，成功的就业创业案例会带来榜样作用，让一部分持观望

态度的人转变态度；另一方面，就近就业创业不仅能够使代际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留在距离父母较近的地方，还能够在父母身体有需要时进行照护。 
(二) 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和办法、强化土地流转后的利用监督机制 
土地流转有助于使农村地区劳动力分流，使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以此获取更高的

非农收入，促使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可以在土地流转机制方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使得农民用土地来换

取养老保障的需求，可以以政府出台的政策为契机，完善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法规和办法，并通过制定相

关的配套制度[38]来建立并强化土地流转过程之后的监督机制，以便能够更好地针对土地风险进行合理的

回应[12]。 
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相关事宜，主要由村集体负责，对于参与土地流转的流入方，要对其进行审核，

主要看其信用状况。对于后续的监督管理，也应定期进行反馈，尤其是对土地流转前后改变用途的行为

进行纠正，解除一部分人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担忧。通过对土地流转相关法规的完善和监督机制的强化，

扩大参与土地流转的群体，使一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进一步提高家庭的非农收入，为家庭养老提

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 加快构建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土地流转必然会使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流至其他产业，甚至使其流向其他城市，在这种客观背景之

下，代际居住距离增大，父母获得情感慰藉的时间更少了。子女流向城市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为家庭

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但同时，在子女面临社会生活压力时，能给予父母精神慰藉的时间也会减少，父

母也会考虑子女生活的重担，会主动减低自己的需求。农村老年人有情感慰藉的需求，但由于子女面临

着生活成本增大和工作的压力，会主动降低需求，因而构建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是有必要的。 
首先要对农村地区代际居住距离较大以及子女在其他城市的老年人进行统计并登记，记录其详细信

息，包括与子女居住的距离、子女一年内看望或联系父母的次数等信息，将该部分人群的关爱保护工作

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之内[12]。其次是依靠社会力量对该群体进行关爱服务，主要是通过社会公益组织

对老年人进行心理方面的交流，比如简单的谈心、教授一些产品的使用。最后是依靠老年人群体自身，

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农村的健身器材处，老年人会聚集在一起聊天和分享，也有助于进行情感的交

流和宣泄。 

6. 总结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城市转移，使得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缺失一部分的养老资源，包括

儿女能提供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由于向城市工作或定居的整体趋向，导致父代与子代之间在居住的

空间上距离更远，子代无法或不能经常照顾父代的生活。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也随着居住距离的

扩大而减弱，由于“恩往下流”的现代观念，子女更多的是关注下一代，对父母的关注更少了，将更多

的情感和资源投注于下一代身上。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下，农业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更多的青壮年选择从事非农产业，农村

剩余的老年人数量较多，对于他们而言，身体机能的衰退使他们无法也无力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此

时将农村土地流转给有能力的中青年是很好的途径。对于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来说，将土地流转出去可以

获得一部分的租金，对于老年人来说，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且土地流转还能推动农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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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的发展，减少了由于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规模不经济。 
土地流转能够带来非农收入的增加，进而提高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但同时也会导致一部

分劳动力流至其他城市，扩大代际居住距离，进而使其获得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逐渐减少，据此提出

要做好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和办法、强化土地流转后的利用监督

机制、加快构建农村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举措，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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